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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二战以前 , 马来亚的华侨不仅人口众多、经济实力雄厚 , 而且其经济活动遍及马来亚的生产领域和分配领
域的各个方面 , 因而在对马来亚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 , 也对中国与马来亚的贸易关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 , 在沟通和增进中国与马来亚的贸易往来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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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帆船贸易时代 ,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
来与移民 (华侨 ) 活动二者之间相互交织、互为
依存 , 互动关系密切。这种情形直到二战以前依然
如故 , 而且随着东南亚华侨人口的逐渐递增 , 经济
活动与实力的不断壮大 , 贸易与移民的互动关系在
内容与形式上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其中 , 尤以人口
众多、经济实力雄厚著称的马来亚华侨为代表。对
此 , 中外学者相关的论著虽略有提及 , 但却尚未加
以专门的论述①。本文尝试从二战前中马贸易关系
的发展入手 , 对马来亚华侨人口及其经济活动进行
考察分析 , 以期对马来亚华侨在战前中马贸易关系
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和
了解。
一 二战前中国与马来亚贸易关系
的发展状况
　　 1819年英国人占据新加坡后 , 辟其地为自由
贸易口岸。1826年英国人于马六甲海峡地区建立
海峡殖民地。随着新加坡的开埠以及海峡殖民地的
建立 ,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 海峡殖民地的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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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 , 这方面研究论著最有代表性的是布赛尔 (V ictor Purcell) 的两部权威著作 : 《马来亚华人 》 (V ictor Purcell , The Chinese in
M alaya, London, 1948) 和 《东南亚华人》 (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 London, 1951)。在国内 , 有关东南亚华侨通史类的著作 , 主要有
朱杰勤的 《东南亚华侨史》 (北京 , 1990年 )、吴凤斌主编的 《东南亚华侨通史》 (福州 , 1994年 )。关于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专著 , 有
林金枝主编的 《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 (福州 , 1993年 ) , 任贵祥、赵红英的 《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 》 (武汉 , 1999年 ) , 以及庄国
土的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广州 , 2001年 ) , 这些著作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在有关东南
亚华侨华人经济发展变化历史过程的专题研究方面 , 郭梁的 《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 (北京 , 1998年 ) 在对东南亚华人经济发展历程
进行全面论述的同时 , 尤其着重于对战后华人经济的发展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在新马地区华侨华人史的专题性论著方面 , 则有林远辉、
张应龙的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 (广州 , 1990年 )。
坡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在新加坡开埠后的
最初五十年里 (1819—1869年 ) , 中国与新加坡的
贸易往来基本上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其一为中国
帆船所从事的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贩运贸易 , 其二
为西洋横帆船所从事的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贩运贸
易。到 1835 年 , 新加坡的对外贸易总额已达
1, 344, 236元 (西班牙银元 ) , 其中由中国帆船对
新加坡的贩运贸易额为 635, 415元 , 占当时新加坡
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左右 [ 1 ]。
根据近代中国海关的贸易统计资料显示 , 自
1868年一直到 “太平洋战争 ”爆发前的 1940年 ,
中国与英属马来亚的贸易往来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
势。从 1868年至 1926年 , 中国与马来亚的贸易额
增长了 40多倍 , 即从 1868年的 9213万海关两 ,
增长到 1926年的 4140万海关两。1927至 1932年 ,
由于受当时世经济危机 (1928—1933年 ) 的影响 ,
中国与马来亚的贸易量略有下降 , 但仍维持在
2000 - 3000万海关两之间。1933年以后 , 随着马
来亚经济的逐渐复苏 , 中国与马来亚的贸易往来进
入平稳的发展阶段。到 1939年 , 中马双方的贸易
额达国币 458119 万元 , 1940 年更增长至国币
877411万元 [ 2 ]。
在贸易平衡方面 , 从近代至二战以前 , 中国在
对马来亚的贸易中居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从 1868
年至 1934年 , 出超额累积达 11386亿海关两 , 入
超额累积达 3770万海关两 [ 3 ] , 两项相抵 , 累积净
出超额达 1亿多海关两。从 1935至 1940年间 , 中
国对马来亚贸易的出超额累积达国币 623419万元 ,
如果把这一时期的马来亚的华侨汇款也包括在内的
话 , 则出超额更为可观。
在贸易地位方面 , 就中国而言 , 英属马来亚在
整个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甚小。根据统计 ,
从 1868至 1940年间 , 从马来亚的进口在整个中国
的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平均不到 1% ; 与此同
时 , 中国对马来亚的出口 , 平均约占整个中国出口
总额的 214%。然而对英属马来亚而言 , 中国在其
对外贸易中却占有一定的地位。自 1920年代以来 ,
中国在马来亚的所有进口国中占第五位 , 名列荷属
东印度、英国、暹罗以及印度之后。但 1933年以
后 , 中国的这一地位为日本所取代而名列第六 [ 4 ]。
尽管如此 , 从 1923年至 1938年间 , 从中国的进口
平均约占整个马来亚进口总额的 415% ; 中国在马
来亚的所有出口国中占第八位 , 位居美国、英国、
荷属东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暹罗以及印度之
后。从 1923年至 1938年间 , 对中国的出口平均约
占整个马来亚出口总额的 1%以上。
在二战以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中 ,
中国对英属马来亚的贸易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868年至 1924年 , 除个别年份外 , 中国与马来亚
的贸易总额在当时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中一直
占居首位。直到 1924年以后 , 英属马来亚的这一
地位才为荷属东印度所取代 , 但英属马来亚仍居第
二位。
二 马来亚华侨人口与国货出口市场
英国人自 1786年 8月 11日占据槟榔屿以后 ,
就开始了对马来亚半岛地区的殖民活动。为了使槟
榔屿迅速成为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事对华贸易的
中转口岸及其向马来半岛进行殖民扩张的据点 , 英
国人在据有槟榔屿之初 , 即广招华人移居岛内从事
各项开发性的工作。到 1790年代初 , 在槟榔屿的
各种族中 , “华人最堪重视 , 男女老幼约计三千
人。凡木匠、泥水匠、铁匠皆属之。或营商业 , 或
充店伙 , 或为农夫。”[ 5 ] 1819年英国人占领新加坡
后 , 辟其地为自由贸易港口 , 更是极力招徕华侨前
来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 , 加之新加坡港本身所处的
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当时中国与新加坡之间频繁的贸
易往来 , 越来越多的华侨被吸引到新加坡。1821
年新加坡的总人口为 4, 727人 , 其中华侨的人口为
1, 150人。两年后 ( 1823 年 ) , 华侨的人口增至
3, 317人。到 1826年英国人成立海峡殖民地时 , 华
侨人口已在万人以上。到 1840年 , 仅新加坡一地
的华人人口已就达 17, 700人 , 占当时新加坡总人
口的 50%左右 [ 6 ]。
1867年海峡殖民地脱离英属印度总督统治 ,
改归英国皇家直属殖民地。从此以后 , 英国人一改
以往对马来半岛的不干涉态度 , 代之以新加坡及海
峡殖民地为基地对马来半岛各土邦实行保护和指导
的干预政策。为了加速对马来半岛丰富的矿产和热
带林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英国殖民政府对中国移
民采取鼓励和不加限制的措施 , 吸引了大量的中国
移民前往马来半岛各地从事各项开发性的生产活
动。由于大量中国移民的不断涌入 , 使得马来半岛
地区迅速成为海外华侨的一个重要聚居地。例如 ,
在马来亚著名的锡矿产地拿律 (Larut) , 1862年该
矿区的华侨工人有 25, 000人 , 10年后 (1872年 )
·35·
SOU THEAST AS IAN STUD IES　　　　　　　　　　　　　　　东南亚研究 　2007年第 5期
激增至 4万人 [ 7 ]。
相对于西班牙人及其后的美国人在菲律宾严格
禁止中国劳工入境 , 荷兰人在东印度为限制中国移
民的入境而对华侨课以人头税 , 以及法国人在印度
支那对中国移民所采取的严格限制措施 , 英国人为
了加快开发和掠夺马来半岛丰富的自然资源 , 对中
国的移民和劳工不仅不以限制 , 反而大加鼓励 , 这
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世纪 20年代末 , 从而使马来
亚地区迅速成为海外华侨最为重要的聚居地之一。
到 1840年代 , 新加坡及马来半岛的华侨人口估计
已达 55万人左右。到 20世纪初期 , 据英属马来亚
政府每 10年一次的人口调查统计 , 1911年全马来
亚的华侨总人口为 916, 619人 , 其中 219, 577人居
住在新加坡。10年之后 ( 1921年 ) , 华侨人口增
至 1, 117, 777 人 , 其中新加坡的华侨人口为
317, 491人。到 1931年 , 马来亚的华侨人口已达
1, 709, 392人 , 约占马来亚总人口的 40%左右 , 其
中新加坡的华侨人口为 567, 453人 , 占新加坡总人
口的 70%以上 [ 8 ]。另据统计 , 截至 1939年 11月
止 , 新马地区的华侨人口达 1, 960, 772人 , 接近
200万人 [ 9 ]。据此可知 , 二战前马来亚的华侨人口
在当时仅次于暹罗的华侨人口而居海外华侨人口的
第二位。
英属马来亚政府的人口调查统计资料显示 , 华
侨在马来亚地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 1911年约
为 34% , 1921年约为 35% , 1931年约为 39% , 到
1940年约为 43% , 占英属马来亚总人口的第一位。
在华侨人口的分布方面 , 以 1931年的人口调查统
计资料为依据 , 海峡殖民地的华侨人口所占的比重
最大 , 占当地总人口的 60% , 其中新加坡的华侨
约占当地总人口的 74% ; 其次为马来联邦 , 华侨
占当地总人口的 42% ; 在马来属邦 , 华侨约占当
地总人口的 21%左右 [ 10 ]。
值得注意的是 , 自近代以来 , 英属马来亚的华
侨与其他东南亚国家诸如暹罗、荷属东印度、法属
印度支那及菲律宾的华侨有所不同 , 他们当中的大
多数是刚从中国出来的 “新客 ”, 多为第一代华
侨。相对而言 , 马来亚华侨更具有强烈的爱国、爱
乡热情 , 同时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保留了更
多的中国的传统和习惯 , 因而更热衷于国货的使用
和消费。所以 , 华侨人口众多且乐于消费国货的马
来亚地区 , 在当时中国商品的出口市场中无疑具有
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战前 , 中国对马来亚的出口货物种类主要
有 : 纸张、棉纱及纱线纺织品、布匹、果疏、动物
及其产品、植物及其产品、轻工业品和药材等八大
类。在这八大类的出口货物品种当中 , 纸张、药
材、动植物及其产品 , 可以说是专门为华侨的消费
和使用而出口的。至于当时中国出口到马来亚的棉
纱、布匹等各种纺织品 , 其消费和使用的对象虽不
全都是华侨 , 但华侨在其中占据了绝大多数。例
如 , 二战前香港、上海等地纺织厂家出品的汗衫、
内衣等产品 , 其款式、尺寸、大小以及质地等方面
的设计 , 均以华侨为消费和使用对象 [ 11 ]。另据记
载 , 1926至 1934年间 , 中国向马来亚出口的棉、
丝等纺织品的种类 , 包括了棉纱及棉织品、生丝及
丝织品、汗衫、衣服、绣品、花边、抽纱品以及各
种毛巾等品种。至于食品杂货的种类则更多 , 有大
豆、花生油、猪油、罐头食品、蛋 (包括咸蛋和
皮蛋 ) 以及瓜果蔬菜和调味品 , 等等。与此同时 ,
棉、丝等纺织品在中国向马来亚出口货物中所占的
份额通常在 20%左右 , 而且其份额有逐年加大之
势。例如 , 棉纱、丝绸等纺织品所占的份额在
1926年为 21109% , 到 1934年上升为 2412%。烟
草以及大豆、食油等食品杂货类商品在当时中国对
马来亚出口的货物中也占有相当的份额。其中 , 纸
烟及烟丝在 20世纪 30年代以前所占的份额颇大 ,
如 1926 年纸烟及烟丝所占的份额为 22148% ,
1927年为 24119% , 1928年为 22121% , 1929年为
2217%。除烟草之外 , 花生油在中国对马来亚的出
口货物中所占的份额也颇大 , 通常占 10%左右 ,
在有些年份 , 如 1931年和 1932年甚至分别达到
13142%和 12134% [ 12 ]。
到 20世纪 30年代中期 , 在中国向马来亚出口
的商品计有 : 纺织品、豆类、面粉、肉蛋类、果
蔬、花生油、茶叶、瓷器、绸缎、药材药品、烟花
爆竹、书及印刷品、咸鱼干等品种。其中 , 纺织品
以及各种食品杂货在中国对马来亚的出口货物中所
占的份额已达 50%以上 [ 13 ]。1939年英国海外贸易
部门发表的一份关于马来亚经济与贸易状况的报告
中特别提到 , 英属马来亚每年都要从中国进口数量
庞大的特定商品 , 诸如 : 某些特定的蔬菜、果脯和
豆类 , 酱油、调味品以及拜神和节庆所用的香烛、
烟花爆竹、纸钱之类的产品。在这些特定进口商品
中还包括了具有特殊疗效的中医药材和药品 , 中国
的书籍和印刷品 , 以及各种各样的纺织品和食品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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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对此 , 该报告明确指出 , 之所以从中国进口如
此大批量的特定商品 , 主要是提供给当地众多的华
侨消费的 [ 14 ]。
二战前马来亚华侨人口多达 200万左右 , 虽然
他们居住在热带地区 , 但是其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
很大程度上仍仰赖于国产货物 , 构成了一个基本而
又稳定的国货消费群体。加之华侨在当时马来亚的
总人口中占 40%以上 , 并且在马来亚各地还拥有
庞大的商业网络 , 所以 , 不仅众多的华侨 , 即使是
当地的土著居民也可能因此成为中国出口货物的消
费对象。由于战前的马来亚是一个原料生产国 , 制
造业欠发达 , 生活必需品大多依赖于从其它国家进
口。与欧美产品相比较 , 中国产品通常较为廉价和
实用 , 从而不仅为国货的大量出口创造了良好的时
机 , 同时在当地也占有相当广大的市场。
三 华侨在二战前中马经贸关系发
展中的作用
　　华侨移居马来半岛地区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
前 , 然而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则是近代以后。实际
上 , 华侨移民的大量增加是与近代以来中国对马来
亚的贸易发展以及马来半岛本身的经济开发密切相
关的。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所推行的自由贸易政
策以及其在海上交通所处的优越地位 , 就吸引了众
多的中国帆船和中国移民前来经商贸易。到了近
代 , 更有大量的华侨移民涌入 , 参与到马来半岛的
各项经济开发事业之中。对此 , 前英国海峡殖民地
总督瑞天咸曾这样评述华侨开发马来亚的贡献 :
“在这一热带丛林掩盖下的神秘国度 , 为欲开发其
隐藏中的财富 , 必需巨大的劳动力 , 而供给这种需
要者 , 则舍华人别无他途。取自于他们所可消费的
商品以及各种娱乐的捐税 , 为数巨额 , 占马来亚政
府全部税收的十分之九。由此可知 , 马来亚经济发
展如何仰赖于华人的劳动力及其企业活动。”[ 15 ]
到二战以前 , 华侨在马来亚的经济活动已历经
百十年的发展 , 遍及马来亚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 ,
并且在英属马来亚的农牧渔业、工矿业等生产领
域 , 以及商贸、金融、劳务等分配领域的经济活动
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 30年代 , 在英属马
来亚原料生产领域的两大支柱产业 ———橡胶业和锡
矿业中 , 40%的橡胶种植园为华侨所拥有 , 90%的
橡胶加工制品亦为华侨所生产和经营 , 锡矿业中
80%的劳工业也为华侨所承担。而在菠萝 (凤梨 )
的生产以及椰干、椰油的加工业方面 , 华侨则占有
绝对的优势。在商品流通领域 , 马来亚绝大部分的
进口商品零售和出口商品供货为华侨所经营。据统
计 , 到 20世纪 30年代末 , 从事这一行业的华侨员
工达 39万人之多 [ 16 ]。在金融领域 , 新加坡的第一
家华人银行是 “广益银行 ”, 创立于 1903年 ; 第
二家为 “四海通银行 ”, 成立于 1906年。1910年
后 , 又有若干家华人银行相继成立 , 其中最为著名
的是 “华侨银行 ”, 成立于 1919年 [ 17 ]。在交通运
输方面 , 尤其是在内陆和岛际交通方面 , 华侨开办
的运输公司更是遍布新马各地。据估计 , 1930年
以前 , 华侨在马来亚的各项经济事业的投资总额达
4193亿元 (海峡元 )。其中 , 在生产行业 (包括农
业、锡矿业、橡胶加工业、碾米业、椰油业以及凤
梨业 ) 方面的投资额达 3118亿元 , 在商业 (包括
贸易及中介商业、金融业 ) 方面的投资额达 1165
亿元 , 其他方面的投资额为 1, 000万元 [ 18 ]。所以 ,
雄厚的经济实力及其所从事与贸易密切相关的经济
活动 , 使得马来亚华侨在推动中国与马来亚贸易往
来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橡胶、椰干、椰油、胡椒、锡矿、木材以及石
油产品 , 是战前马来亚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大宗货
物。其中 , 橡胶及其加工制品在马来亚对中国的出
口货物中居首要地位。据统计 , 橡胶及其加工制品
在对中国出口货物中所占的份额 1931年为 21% ,
1934 年 为 22% , 1935 年 为 32% , 1936 年 为
40%
[ 19 ]。石油产品 (包括汽油和煤油等 ) 居第二
位 , 占第三位的是椰油和椰干 , 它们是制造肥皂及
其它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此外 , 锡矿也是马来亚
对中国出口的重要货物之一。在上述主要货物中 ,
除石油产品之外 , 马来亚华侨在橡胶、椰油和椰
干、锡矿以及胡椒和木材的生产、加工乃至出口等
环节 , 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以海运业而言 , 马来亚的华侨在经营马来半岛
沿海航运贸易的同时 , 也经营着东南亚各大港口以
及中国东南沿海各口岸乃至日本等地的远洋海运
业。到 20世纪初期 , 华侨陆续在新加坡开办了 10
家轮船公司 , 较为著名的有 : 和丰轮船公司、汇通
公司、陈嘉庚公司、瑞丰盛公司、和兴隆公司、同
益公司以及和益公司等。其中 , 规模最大的当属新
加坡华商巨擘林秉祥于 1904年投资 500万元创办
的和丰轮船有限公司 [ 20 ]。该公司拥有大、中、小
型轮船 20多艘 , 穿行于北婆罗洲、菲律宾、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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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马来亚与中国东南沿海的香港、汕头和厦
门等各大港口从事客货运输业务。不仅如此 , 有鉴
于当时的厦门是为中国对外贸易和华侨出入的重要
口岸之一 , 林秉祥还于 1911年斥资 15万银元创办
厦门和丰公司 [ 21 ] , 并为此专门备置了 4艘 2000吨
级以上的客货轮船 , 定期航行于仰光、新加坡、香
港和厦门之间。和丰轮船公司以 “中国人要坐中
国船 ”为口号 , 动员华侨乘坐其船只 , 从而不仅
在与实力雄厚的英资太古轮船公司的竞争中得以生
存和发展 , 而且在沟通中马贸易往来以及方便华侨
进出等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以商贸业而言 , 战前华侨在马来亚所从事的商
贸活动涉及进出口贸易、批发业、零售业、金融
业、交通运输业、旅馆餐饮、劳务等流通领域的各
个方面。其中 , 批发业和零售业尤为华侨商贸活动
的主要领域。自 19世纪末以来 , 随着马来亚种植
业、锡矿业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华侨
开设的九八行由此而兴盛起来。其业务为收购各种
土产 , 代谋销路 , 采办国产物品分配于马来亚市
场。尽管战前马来亚的进出口贸易是西方资本占绝
对优势 , 但其进出口货物的收购与推销莫不仰赖于
华侨的庞大的商业网络。华侨在马来亚经营的大商
行 , 其业务大多从事进出口贸易及批发业 ; 小商行
多为欧美大商行的代理商 , 负责其货物之销售 ; 再
次 , 则为二盘及三盘商 , 以及零售商。在华侨商业
活动最为集中的新加坡 , 华侨设立的进出口商行以
及各种批发行和代理商行比比皆是。他们进口的货
物大多来自中国及香港 ; 至于出口贸易 , 则以采购
东南亚各地的土产货物提供给英国大商行出口为
主 , 而华侨自营出口者约占 20% , 年平均的进出
口贸易额约为 3亿元 (海峡元 ) [ 22 ]。然而 , 正是得
益于遍布新马各地的华侨商业网络 , 以及其与中国
及东南亚其他地区华商的广泛联系 , 新马地区的华
商才得以在促进和扩大国货的出口方面始终发挥其
独特的作用。例如 , 新加坡的 “香汕郊 ”是为潮
汕籍华侨的一大进出口贸易同业组织 , 每年 “由
沪、港、汕 , 购入祖国土产杂货南来 , 发售与马来
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各地。⋯⋯全年营业
额 , 战 前 为 千 余 万 元 (海 峡 元 , 又 称 : 叻
币 )。”[ 23 ]
除了有众多的华人商行积极从事国货的购销业
务之外 , 新马地区的华侨社团机构也是引进和推销
国货的主导力量之一。成立于 1906年的 “新加坡
中华总商会 ”, 是新马地区华侨社团的总枢纽 , 也
是当地华社的最高机构。由于营销国货是新马华商
经贸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 所以为了推进国货的出
口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每年都派遣人员回国进行商
务考察 , 发掘和组织国货的出口货源 , 并定期于新
马等地举办国货展览推销大会。为了提高国货在海
外市场的竞争能力 , 商会还多次向当时中国有关部
门建议放宽对国货的出口管制 , 以便华商自行运销
国货至新马等地。不仅如此 , 在 20世纪 30年代 ,
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战争 , 新加坡中华
总商会在新马各地发动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提倡国
货、抵制日货的活动 [ 24 ]。正是广大华侨商家和社
团的不懈努力 , 使得当时中国在制造业尚不发达的
情况下 , 对于新马等地的国货输出始终呈增长之势
而常居出超地位 , 并且在马来亚对外贸易中的比重
也有所提高。1939年 , 中国在马来亚的全部进口
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已达 4%以上 [ 25 ]。
二战以前 , 侨汇对于中国外汇短缺的挹注、贸
易巨额逆差的挽回等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
来自海外各地的侨汇当中 , 新马侨汇向来名列前
茅。早在 1840年前后 , 侨汇业在新加坡就成为一
种固定的行业 , 专门从事侨汇的递送业务。据
1887年的统计 , 新加坡专营侨汇的民信局有 49
家 [ 26 ] , 到 1891年 , 新加坡一埠的华侨民信局平均
每年的汇款额达 100万元 (海峡元 ) [ 27 ]。到 20世
纪初期 , 华侨民信局在新加坡发展到近 200家 , 平
均每年的汇款额为 2, 000万元 [ 28 ]。1930—1934年
间 , 由于受到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 马来亚的
经济正处于萧条时期 , 新马侨汇亦因之有逐年递减
之势 ———1930年为 5, 000万元 , 1931年为 4, 500
万元 , 1932年为 3, 700万元 , 1933年为 3, 600万
元 , 1934年为 2, 500万元 [ 29 ]。到了 1935年以后 ,
随着马来亚经济的逐渐复苏 , 华侨的侨汇也有所回
升。据保守的估计 , 到 20世纪 30年代末 , 新马地
区的侨汇额平均每年达 6, 750万海峡元 , 折合国币
约 1亿元左右 , 这一数额几乎占当时中国国际收支
中收入总额的 10% [ 30 ]。由此可见 , 新马侨汇不仅
足以抵消中国对马来亚贸易往来中的贸易逆差 , 而
且对当时中国国际收支的平衡也有一定的挹注
作用。
结语
自近代以来直至二战以前 ,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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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长期发展缓慢且基本上年年入超 , 而唯独对
新加坡和马来亚地区的贸易不仅保持着持续稳定增
长的趋势 , 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一直处于出
超 , 在贸易平衡上居于较为有利的地位。究其原
因 , 正是基于新马地区华侨人数众多与经济活跃、
实力雄厚这两大关键因素的积极作用。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 , 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的持续
和发展无一不是贸易与移民 (华侨 ) 之间相互作
用的典型实例。华侨人口的多寡、经济实力的强
弱 , 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
国家贸易往来发展水平的高低 , 这一情形在二战以
前中国与马来亚贸易往来的发展进程中表现得尤为
明显。
众多的人口 , 雄厚的经济实力 , 以及遍布马来
亚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各个方面的经济活动 , 使得
马来亚华侨不仅是沟通二战前中马贸易往来的桥
梁 , 同时也是维续这一贸易关系发展的纽带 , 在沟
通和增进中国与马来亚的贸易往来方面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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